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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宁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年之
中的假期除了暑假和寒假外，
还有麦假和秋假，放这两个假
期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帮助父
母收庄稼。小时候的农村，秋假
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不管
是男孩还是女孩，都皮实得摘
得了山枣，捉得了蚂蚱。整个秋
假，孩子们都是在收获山枣与
蚂蚱的喜悦中度过的。

秋假期间，每天天一亮，村
里人吃完早饭后，就带上水壶
去地里收获庄稼。虽然母亲重
视我的学习，让我在家里写作
业，但是我总是写几笔作业就
跑到地里去玩。我家的地在村
里最东头的山上，从家里走要
要步行20多分钟才能走到。走
在通往山间的小路时，我总是
一边晃着随手掐来的狗尾草，
一边欣赏着秋景。乡间的秋天
景色宜人，天那么高那么蓝，大
地仿佛披上了五彩的衣服，红
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杮子挂
满枝头，金灿灿的玉米须在微

风中轻轻飘荡，地里的红薯撑
破土壤露出红色的瓜皮，山野
间成片的山枣在绿叶的衬托下
红绿相映，美不胜收。

每次到了地里，看着父母
挥汗如雨地忙碌，我能做的仅
仅是把一捆捆的花生搬到地
头。每次我都干不了半小时的
农活，就累得跑到别人家的地
里找小伙伴玩去了。那时候我
们最爱玩的游戏，莫过于捉蚂
蚱，不管是小蛐蛐还是大油蚂
蚱，只要被我们发现了，哪怕追
好远都不会放弃。我们把捉到
的蚂蚱串到狗尾草上，捉够四
五串就找个阴凉地儿烧蚂蚱。
现在想想，秋天的蚂蚱可真是
好东西，不但可以给我们提供
娱乐，而且还是我们口中别样
的美味。烧蚂蚱时，首先找一堆
干草点着火，然后把蚂蚱埋在
火灰里，并不时地用棍拨动以
防烧煳，七八分钟之后蚂蚱就
熟了，把烧熟的蚂蚱在手里搓
几下，对着手心吹几口气，手心
里就剩下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
的没有翅膀和腿的光溜溜的蚂

蚱身子了。每次吃完蚂蚱，我们
都对着彼此的小黑嘴和大花脸
笑个不停。

除了捉蚂蚱，摘山枣也是
我们乐此不疲的童趣之一。山
枣树虽然很矮，但是枣树上有
一种叫“白刺毛”的虫子，只要
手碰上它，就会奇痒难比，肿得
老高。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我
们摘山枣时那份无与伦比的高
涨热情，每次都要摘得衣服的
布兜里满是山枣为止。山枣有
的甜有的酸，对于酸山枣我们

通常是就着花生一起吃，那种
酸中略带一丝甜的味道，现在
想起来依旧让我陶醉。

想想小时候，既没有现在
花样繁多的玩具，又没有包装
精美的零食，喜欢秋假就是因
为有蚂蚱和山枣带给我的快乐
和满足。光阴似箭，如今我的女
儿都上小学了，秋假也早已离
我远去，但是童年秋假里的那
些令人难忘的往事，到现在回
忆起来，还是那么的令人难忘，
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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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闲事”的居民

年轻时就好抱打不平，退
休后仍爱管闲事，虽然与官无
缘分，却管天管地管空气———
饭店的烟囱冒黑烟，电话打到
环保局；街头花坛种蔬菜，领着
城管来处置；“牛皮癣”刺他的
眼，自己动手巧清理；“僵尸车”
挡 街 坊 道 ，就 跟 交 警 提 建
议……管的闲事虽不大，却与
道德文明有关系，老伴嫌他管
得宽，邻居却翘起大拇指，许是
他传播的正能量，温暖了港城
天地，许许多多的居民，加入他
的阵营里。

社区治安巡防员

别看他们是些退了休的大
爷大妈，可戴上红袖标，大街小
巷这么一溜达，那些骗子、毛贼
呀，见了个个都害怕。不管寒风
呼啸的严冬，无论热浪滚滚的
炎夏，他们用警惕织就的防护
网，天天都在社区张挂，擒获一
条条害虫，缚住一只只魔爪。

这些精神矍铄的老人家，
不图名利、不讲代价，为了港城
的平安和谐，情愿把余热倾洒，
一朵朵晚霞，辉映出祥和图画。

社区工作者

辖区的每个楼栋，都发表
过你的身影；辖区的每个居民，
都能默写出你的笑容。你以火
热 的 情 感 ，温 暖 着 一 方 百
姓——— 为孤寡老人送去关怀照
应，为失足青年矫正人生前程，
为街坊邻里解开矛盾疙瘩，为
外来民工撑起生活晴空。

上下班的人流，带走你的
关切；来来往往的车龙，载去你
的叮咛，机警敏锐的眼睛，梭巡
于辖区楼林中，窥视着每一丝
可疑的风吹草动，捕捉危害社
会的害虫。你用责任的图钉，牢
牢按住社区的祥和安宁。

油漆工

手握闪光的油刷，胸中的
激情迸发，蘸着缤纷的色彩，描
绘着不同风格的图画。有的富
丽堂皇，有的古朴典雅，把生活
描绘得多姿多彩，把日子描绘
得锦上添花，每次创作都严谨
认真，每件作品都务求无暇，心
血凝成一处处漂亮景致，默默
无闻把生活环境美化，发表的
稿件不计其数，却从不把自己
的名字留下。理想，融入了幢幢
楼厦；青 春 ，化 作 油 彩 闪 耀 光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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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许许点点滴滴滋滋一一生生
于大卫

年过古稀，时常回忆走过
来的一生，当年诸多恩师清晰
地呈现在脑海中。回忆起来，老
师们领我上路，哪怕是点点滴
滴的清许滋润，对改变我的一
生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历数几滴，再次享受光耀与滋
润。

建国初，我在芝罘区南山
路小学就读初小时，是班里的
顽皮学生，到了高小五年级，崔
舫舟老师担任我所在的四班班
主任。一天她把我叫到办公室，
用毛巾擦去我课间顽皮打闹满
头的汗水，循循善诱一番温馨
规劝，最后抚摸我的头，特别信
任地对我说了一句话：“于大
卫，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好学
生的。努力，加油！我看你的行
动。”就是这么一句叮当作响的
话，让我下决心瞪着眼睛看路，
走好每一步。自此到小学六年

级，班主任许之懽老师搭上接
力。10岁孩童在老师们提携鼓
励下，成为当年学校仅有的两
名三好学生之一，并代表学校
参加了烟台市首届(1954年)三
好学生代表大会。

考入中学，在烟台一中初
高中就读六年。当年烟台一
中的中斋大楼前，办有五大
版面的周刊黑板报，诗文的
质量均为上佳，版面文图并
茂。每到周一，很多师生必早
到校，抢看新出版的黑板报。
我偶尔有小文见占小版面，
我的好多老师见到我就会微
笑：“写得不错！”学校图书馆
的李淑芳老师 (曾是学校音
乐钢琴教师 )、张少伯老师寻
找机会给予些许加油推进，
让我坚定文创的劲头就更足
了。说来，我当年到学校图书
馆借阅比较频繁，老师发现
后商量再助我这酷爱文学者
一臂之力，决定“破格”让我

可以一次性多借几本书。有
一次，李老师写了一段名人
有关读书名言的纸条，放在
我借阅的书里，我惊喜捧读，
如获至宝。这段话，我至今记
得：“热爱书吧——— 这是知识
的泉源！只有知识才是有用
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在
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
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
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
欣赏人类那不断的伟大劳动
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

这种待遇、鼓励与支持，使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刻苦攻读
的劲头倍增。每到周末，我最多
一次捧着11本文学图书回家，
包括普希金、托尔斯泰、巴尔扎
克、莫泊桑、茅盾、鲁迅、巴金、
艾青、峻青、公刘等等，诸多中
外名家的著作，都是我的最爱，
回家如饥似渴夜以继日连续啃
读，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

我在华东师大就读中文

专业期间，学校鼓励学术民主
与自由，不受虚伪套式桎梏之
拘限，独立见解当是佼佼者。一
次，我在一篇短篇小说《将军老
屋》中的主人公人物形象分析
中，力排众议，独辟蹊径，有
理有节，受到权威现代文学
评论家安振兴、马以鑫两位
老师的认可。高校毕业，在典
礼上，突然点名让我上台发
表毕业感言，面对 4 0多名高
校老师和学校领导，还有来
自全国各地近500名学子，我
没有丝毫准备，哪敢冒昧登
台。但我的恩师安振兴教授，
深 情 地 对 我 的 一 个 点 头 鼓
励，我就勇敢登上讲台，激情
澎湃发表了自己发自心底的
感言，师生们的掌声鼓励更
是我继续进步的力量泉源！

恩师对学子精心教诲自不
待说，深感恩师们那怕是清许
细微的一滴，也会成为学子人
生成长树木的甘霖。

卢嘉善

或许在娘胎的羊水里生存
过，每个娃娃都喜欢玩水，我初
蒙的孩提时代也不例外，常常
为弄湿衣物挨打受训。慢慢长
大了便陪洗衣服的母亲到河边
蹒跚，最恋羡是哥哥姐姐们捉
鱼捞虾的快意。再后来有了几
分胆略，也滚到水里做一点“高
难”动作，扎个猛子吓吓母亲，
斩获欢乐也遭温情“围剿”。贪
婪野性怎会被扼杀？地下运作
更是猖狂，因为有一群不知天
高地厚的同龄人相伴，身体、胆
量与游技一块成长，等用娴熟
征服到信任，“浪遏飞舟”、“中
流击水”已非梦想。

那年暑假住在乡下的我，
与小伙伴们写完作业感到很闷
热，就商量去撩河水洗澡，有人
提议：“还是找地方游泳吧！”于
是，我们悄悄走向村外僻静池
塘。到了那里，他们脱掉裤头就
拱到水中嬉戏起来，显然不是
第一次了。可能看我独自徘徊
池边，有人上岸将习水方法教
了一通，又趁不备把我掀进水
里。我本能地闭上嘴巴和眼睛

在水中瞎扑腾，好容易才使脑
袋探出水面抢了一口空气。又
累又吓正寻找岸边在哪时，就
听耳边有人喊：“站起来，站起
来！”我下意识地把腿一伸，双
脚立刻触到了什么。摇摇晃晃
一阵头晕目眩后，我稳住身子，
这时才发现那水刚没过胸部，
胆子立即大起来，就势在池边
学练游泳。后来我又掌握了潜
水、躺在水面休息等技艺。

刚学会游泳我正乘兴练习
时，一个同龄伙伴的弟弟，俯身
溺毙在河边的浅湾里。为此，家
长们便以“水里有水鬼，专拉小
孩垫背”为恫吓手段，企图封锁
我们快乐而浪漫的喜好。尽管
那时家长和老师怕出意外，暑
假为孩子定下许多规章，好
在大人们忙于搞生产，也顾
不了管教到每个细节。于是，
大胆的孩子，还是无拘无束
地把童欢溶入水中。可能被
这行为感召，我也冒险到池
塘尽过兴，回家被母亲发现
后，受到破蒲扇的一顿教训。

不久，毛主席畅游长江
的消息传来，他老人家向全
国人民发出号召：到江河湖

海 里 的 大 风 大 浪中锻 炼 自
己。这本意是用游泳作比喻，
希望人们去经历“文化大革
命”的政治风浪，可我们趁机
向“老保守”们发出攻击，理
直气壮地说：“毛主席发出动
员令了，我们要坚决响应！”
这可是重磅炸弹啊，他们被

“轰”得手足乱颤，尽管有很
多担心，又不敢直面反对，就
稀里糊涂放任了这份自由。于
是，我们一伙十几岁的小朋友，
浩浩荡荡光明磊落地开进大水

库，做着痛快淋漓的展演。
如今，在滨海小城生活，到

大海里畅游夏季，自然是常态
的休闲时光。我常想，凡事每人
都有第一次，风险和成功并存，
要征服它们必需拥有勇敢和智
慧！人生之旅，切勿游戏，越过
雷池，安危莫测。是的。这些尘
封的故事，像早年学过的游泳
技艺一样，难弃自身，等待新知
滋育、思维涤浣；像有启迪的矿
石一样，默存蕴含，期冀激情点
燃、智慧提炼。

少少年年游游泳泳杂杂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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